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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箋蹤影
　　砑花是利用雕有紋路或圖案的硬模在紙上

壓出圖案，砑印的方向可以從正面，也可以從

背面。根據對宋代砑花紙的實際觀察，有極少

數可以見到從正面壓印的下陷花紋，不過大部

分都未見到壓印痕跡，顯然無法排除將雕板置

於背後砑出的可能。印壓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清

晰銳利邊緣，很容易因裝裱的噴濕、刷平或敲

實的動作而恢復成平整狀態。現存宋代砑花紙

的紋路圖案上幾乎都有程度不一的拒墨狀況，

可以推測花紋若非塗有特殊物質，就是質地有

所不同，目的顯然是為了突出砑印的紋路。質

地不同則是出於研磨砑印所造成的，效果大概

類似現代的鋼印，無法達到非常顯目的裝飾效

果。

　　蘇軾〈書蒲永升畫後〉：「古今畫水，多

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

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

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1中提

到「印板水紙」，就是水波紋砑花箋，可以參

考李建中（945-1013）〈同年帖〉（北京故宮博

物院藏）上的波浪紋。2〈同年帖〉也被認為是

浮水印紙，然從數位影像上單字線條看來，水

紋的部分比較吸墨，地的部分反而稍微有點拒

墨現象，應是砑花箋紙，只是與一般砑花紋路

拒墨的狀況不同。文中提到「印板」，顯然水

紋是從板上直接壓印到紙上，也就是砑花紙。

有趣的是，當時專業畫水者的競爭對象居然是

「印板水紙」，反映出砑花箋紙在當時相當受

到文人的重視。北宋傳世的砑花箋紙作品中確

實以蘇軾的數量最多，他不僅是砑花箋紙的愛

用者，而且給予極高的評價。

　　浮水印紋紙的製作方法是在紙簾上用線編

成紋理或圖案，使凸起於簾面，抄紙時紋理處

的紙漿量會比平滑處更少，如此便會形成比較

通透的紋理效果，利用透光度的不同就可以清

楚見到暗紋。根據製作方式可知浮水印紙全紙

的質地並未改變，僅是紋路處比較薄，因此不

至於出現明顯的排墨狀況。

　　事實上，砑花箋跟水紋紙最簡易的分辨法

就是觀察紋路上的吸墨狀況與邊緣印痕，若有

排墨現象與壓痕就表示是砑花紙。但是當塗佈

物質本身不拒墨或是沒有塗佈時，加上砑印痕

跡又消失時，就會出現比較難以分辨的狀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中較早被發現的砑花

箋紙為黃庭堅〈松風閣詩〉（圖 1），第二紙上

稍清楚的瓜瓞圖案可利用電腦影像處理將其顯

現出來，3不過其餘三紙就沒有這麼幸運。後來

參與策劃「大觀—北宋書畫特展」（2006年 12

月 25日至 2007年 3月 25日）時，由前副院長

「花箋」泛指經過裝飾的箋紙，此次的展出以宋代砑花箋紙為核心，「砑花」技法乃是利用雕板

在紙上研壓出凹凸紋飾。文獻上記載的砑花箋可以溯源至五代，然而傳世實物以北宋為最早，被

公布的數量也不多，幾個比較著名的例子總是重覆被引用，導致宋代砑花箋紙一直給人很稀少的

錯誤印象。由於比較容易接觸到流傳實物，目前學界對砑花箋的認識與研究，主要以明清時期的

作品為主，同時也造成砑花箋紙多流行於明清的說法。然而，經過十餘年陸陸續續的觀察研究，

發現本院所典藏的宋人書畫中，居然隱藏著二十多件珍貴的砑花箋紙。其中少數幾件因花紋較明

顯，曾被學者關注過以外，大多數都是屬於隱晦的花紋，很難以肉眼從正面看出，故至今仍舊不

為人所知。這批精美的砑花箋紙已經在歷史上消失了近千年之久，裝飾其上的紋飾對於學界更是

完全陌生。

藉由此次特展，精選了二十件書畫（一件繪畫），其中以宋人書信居多，很多在過去都被視為素箋。

由於展場條件的環境與燈光等限制，無法讓每一件花箋都嶄露出本色。不過，為了讓觀眾一睹這

些隱藏在宋人書畫中的消失紋飾，除了原作的展示外，同時也會將特殊攝影的成果搭配彩圖輸出，

藉以體驗砑花箋紙在尺牘書寫文化中的風采，彰顯宋代砑花箋紙藝術的卓越成就。

宋代花箋特展介紹
■ 何炎泉

圖1　宋　黃庭堅　自書松風閣詩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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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到南宋以後，直到現在都還在生產。隱晦

的砑花裝飾都顯得相當低調而不明顯，從正面

很難察覺這些紋飾，僅有從側面打光配合斜向

觀測才能稍稍見到一些花紋，不過仍難窺全貌。

最後在本院文創行銷處林宏熒攝影師及書畫處

攝影助理（劉榮盛、林子淵、陳靜嫻）的通力

合作下，才完成這些花箋紋飾的拍攝作業，也

讓世人得以有機會親眼欣賞到這些精美的砑花

箋紙。

二、砑花箋紙
　　首先介紹幾件展品中紋飾明顯的作品：

　　蘇軾〈書尺牘（久留帖）〉（圖 3），花卉

圖案，4砑花處稍稍排斥墨。裱裝在對幅的是蘇

軾〈書尺牘（屏事帖）〉（圖 4），白色幾何圖

何傳馨帶領之策展團隊也經由目驗確認四紙皆

為砑花箋。前三紙為羅紋（織品紋路）砑花箋，

第四紙僅有砑花，二、四紙的圖案都是瓜瓞圖，

從同一個雕板所砑出來，第一紙為魚龍，第三

紙為花草紋飾。

　　同樣在「大觀—北宋書畫特展」展出的蔡

襄〈書尺牘（陶生帖）〉雖然也是砑花箋紙，

因其上花紋太過不明顯，當時並未發現。（圖 2）

直到 2011年編輯《故宮法書新編》宋代部份時，

才從清晰數位攝影圖像上發現此紙為砑花箋，

還同時發現其它幾件宋代花箋，都是利用墨色

的不均勻所發現，但是紙上的紋路為何則依舊

不明。經過了十餘年，陸續發現了二十多件宋

代花箋紙，尤其是北宋的作品，幾乎都不為書

法史界所熟悉，更不用提製紙工藝史界。

　　宋代砑花箋就視覺上的辨識可分為兩大類：

明顯與隱晦。北宋作品中以隱晦的花紋居多，

到了南宋似乎就變少。清晰可辨的花紋則一直

案，排墨性強，使得線條出現很多缺口。薛紹

彭〈元章召飯帖〉（圖 5），圖案為雙耳銅器紋

飾瓶插梅花，帶一點紅色，似乎不太會排斥墨。

這類花紋清晰的砑花箋紙一直延續到後代都還

有生產，紋飾上所塗佈物質種類也相當多樣，

難以簡單歸納。

　　展件中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紋飾不易辨識的

隱晦砑花箋，試舉數例：

　　蔡襄〈書尺牘（陶生帖）〉（見圖 2），紙

張為相當高級的花卉卷草砑花箋，帖中線條粗

細變化大，外緣爽朗俐落，末筆常露筆心，推

測此筆應為外型短胖且含硬挺心毫，接近記載

中的散卓筆。蔡襄以好筆書寫製作精美的佳紙，

搭配絕倫的書法，從材質到書寫都顯示出此札

的慎重。

圖2　宋　蔡襄　書尺牘（陶生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宋　蘇軾　書尺牘（久留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宋　蘇軾　書尺牘（屏事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宋　薛紹彭　書尺牘（元章召飯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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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軾〈書尺牘（致長官董侯尺牘）〉（圖

6），此帖亦名〈獲見帖〉，據內容考據為元豐

五年（1082）書與董鉞。董鉞，字毅夫，治平

二年（1065）進士，清約自儉，耿介不群。元

豐五年三月末，在蔡卞（1048-1117）誣參下，

董鉞遭免職，攜家歸海口，途中特意至黃州看

望好友東坡。信中提道「近者經由獲見為幸」，

患難真情自然流露，紙張的選用也頗能反映兩

人之深交。全紙佈滿牡丹卷草紋飾，其間穿梭

兩隻大鳳鳥，相當華麗精美，是等級很高的砑

（圖 8），此札書寫於相當精美的卷草砑花箋上，

顯然是因為致謝友人餽贈名茶而特意挑選。收

信人打開信的第一印象就是拿在手上的紙，在

物質上必然可以透露不少訊息，例如書寫者心

態、紙張工藝、紋飾意涵等等，可說是這些文

人所普遍共享的書寫文化。

　　蔡襄〈致通理當世屯田尺牘〉（圖 9），書

於皇祐三年（1051）四月離開杭州時，與馮京

（1021-1094）的道別信，並贈大龍團茶及青瓷

茶甌，這兩物在當時都極為名貴，大龍團茶此

時應該仍是貢品，小龍團茶則是蔡襄在慶曆七

年（1047）任福州轉運使時開始監造進貢。全

作行筆沉穩，結字端麗，揮灑自如，瀟灑飄逸，

是其行草書中的佳作。書家使用一張飾有蝴蝶

紋樣的羅紋砑花箋，蝴蝶紋樣為對飛圓形構圖，

外飾一圈珍珠紋，類似蝴蝶紋飾也出現在瓷器

與服飾上，或許亦有特殊意義。

　　蘇軾〈致運句太博尺牘〉（圖 10），用筆

勁秀，線條流美，據書風推測約書於熙寧四年

（1071）。紙張為折枝梅羅紋砑花粉箋，雖然

圖6　宋　蘇軾　書尺牘（致長官董侯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宋　王鞏　書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花箋紙，類似的裝飾主題在當時頗為流行。類

似的圖案還有王鞏〈書尺牘〉（圖 7），此作書

風相當接近蘇軾，用筆厚重而更加豪邁，結體

自然而不拘泥，為當時善學蘇者。所用紙張為

罕見的藍色砑花箋，其上滿佈類似牡丹卷草紋，

左右各飾一隻鳳鳥穿梭於花草間。

　　在花紋隱晦的箋紙中有不少還是屬於羅紋

砑花箋，也就是全紙利用織品研砑出縱橫紋理，

例如：

　　張方平（1007-1091）〈書尺牘（名茶帖）〉

圖8　宋　張方平　書尺牘（名茶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宋　蔡襄　致通理當世屯田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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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脫落，仍可以清楚見到梅花姿態。透過信

箋的等級也可以反映出書家的態度，信中感謝

對方致贈極佳妙的「臨安香合」，乃盛放香料

的容器，有金、銀、瓷、漆等材質，也經常用

作壽禮。他曾於紹聖二年（1095）貶惠州時贈

送生日香合給蘇轍（1039-1112）。

　　除了縱橫紋理外，黃庭堅〈致齊君尺牘〉

則是斜織紋路（圖 11），其上為蘆雁圖案，汀

渚蘆葦叢中藏匿著一隻孤雁。此札寫於崇寧四

年（1105），時貶宜州，該年九月過世。全作

筆法豐富，結字變化自然，可見大字之意趣，

字裡行間未顯老態。信中推託寫字在酷暑中亦

屬難事，須待天氣涼爽方可完成，透露出書法

應酬的繁瑣。據相關信札可知，此紙先交由專

業紙工砑出橫斜織品紋路，接著以蘆雁雕板研

壓出圖案，過程相當費工，真實反映文人對書

寫用紙的講究態度。

　　同樣類似斜織紋路的還有宋徽宗（1082-

1135）〈池塘秋晚圖〉（圖 12），卷草花紋上

稍微反光發亮，也帶著拒墨效果。此件以荷鷺

為主體，將各種動、植物分段安排在畫面上，

古雅可愛，以寫意筆法描繪寫實造形，符合徽

宗的粗筆風格。紙張為砑花粉箋，表面皆有塗

佈，其上再砑以典雅的卷草紋飾，紋飾上還塗

有雲母狀的發光物質，最後印壓出織品的橫斜

紋路，代表宋代製作工藝最高等級的加工紙。

砑花箋紙多為書寫用，作畫相當罕見，紙面上

的粉稍稍影響到筆墨表現，線條呈現出砑花箋

書寫的斑剝感與墨趣。

　　紙張與織品的關係原本就相當密切，除了

在書寫上織品完全被取代以外，兩者間其實還

存在著相當多的共通性。例如加工紙張時的膠

漿、硾擣、砑光、紋飾等技術，就是直接從織

品表面的處理技術而來，這些也都是在處理畫

絹時會使用到的工序。5顯然，書寫用紙的製作

除了追求絲織品般的質感，朝向光滑潔白的方

向發展外，還直接在紙上壓出織品紋路來加以

裝飾。

　　不同織品紋路反映出，當時運用於砑印紙

張的織品種類確實如文獻所記載，相當多樣。

圖10　宋　蘇軾　致運句太博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　宋　黃庭堅　致齊君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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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羅紋有無與差異外，這批隱晦的宋代砑花

箋紙狀況也都不盡相同，花紋上也不見得都有

塗佈，即使塗佈也不一定產生明顯的拒墨效果，

所以同樣不易歸納出砑花箋紙的共同特徵。

三、時代技法
　　關於砑花紙的製作，五代末陶穀（903-970）

《清異錄》描述得相當詳細：

　　 姚顗子侄善造五色箋，光緊精華。砑紙

板乃沉香，刻山水、林火、折技花果、

獅鳳、蟲魚、八仙、鐘鼎文，幅幅不同，

文繡奇細，號砑光小本。余嘗詢及訣，

覬侄云：「妙處與作墨同，用膠有功拙

耳。」6

顯然砑花箋紙又稱「砑光小本」，是先經過染

色再砑花的高級書法用紙，砑花板的材質則為

沉香木，圖案包羅萬象，連鐘鼎文字都有。這

裡還提到折枝花果，可以參考蘇軾〈致運句太

博尺牘〉上的折枝梅花。根據陶穀所描述的繁

複工序，完全反映出這類精美的染色砑光紙在

五代已經相當成熟，或許實物可以參考李建中

〈同年帖〉。

　　陶穀所謂的用膠不知所指為何？很可能就

是指紙面的膠漿，或是指花紋面所塗佈的特殊

物質。花紋上的表面塗層是如何上去的並不十

分清楚，根據明代文獻記載，是塗於板上以類

似板畫的方式來印製。高濂（1573-1620）介紹

明代金銀印花箋：

　　 用雲母粉同蒼术、生薑、燈草煮一日，

用布包揉沈（洗），文（又）用絹包揉洗，

愈揉愈細，以絕細為佳。收時以綿紙數

層置灰矼上，傾粉汁在上，晾乾。用五

色箋，將各色花板平放，次用白芨調粉，

刷上花板，覆紙印花紙（板）上，不可

重搨，欲其花起故耳。印成花如銷銀。

若用薑黃煎汁，同白芨水調粉，刷板印

之，花如銷金。7

明確提到如何製作砑花箋塗佈所需物質與工序，

或許可以用來想像宋代砑花箋之製作。高濂同

時也提到利用白蠟與蜜蠟來磨打各色箋紙，藉

以凸顯出雕板上的花鳥紋路，並指出白蠟才受

墨。8這兩種方式所製作出的花紋正好相反，以

雕花板將花紋直接印於紙上會得到相反的圖案，

而從紙張接觸板的另一面砑出花紋則是正面。

　　南宋重要書畫收藏家向冰題跋〈松風閣詩〉：

　　 此松風閣詩乃晚年所作。筆墨雖不相副。

歲久光采差退。然書灋具存。章章乎羲

獻父子之間。當有識者。

指出此作的筆墨不佳，且光彩也因為時間久而

退色，但是書法卻是完整保存在紙上。事實上，

〈松風閣詩〉讓觀者感到墨彩退失應該跟紙張

上的砑花紋有關，由於花紋上明顯塗有特殊物

質，而且對於墨有排斥現象，所以只要碰到花

紋處都出現比較不吸墨的狀況，使得墨色變灰

淡。至於筆墨不相副的評論當然有討論空間，

〈松風閣詩〉在歷代評價家眼中都是黃庭堅的

傑作，也是北宋最重要的代表書蹟，很難同意

這會是一件出於筆墨不佳的作品。反之，此作

的四張紙品質相當好，第一紙為魚龍，第二、

四為瓜葉紋，第三為花草，無論從紙張的長度、

紋路的精緻性及底紙的潔白度看來，這四張紙

都不是一般書畫用紙，前三張為北宋等級最高

的羅紋砑花箋。試想在創作的當下能夠取得如

此高級的紙，怎麼可能會使用多差的毛筆跟墨。

仔細觀察全卷的墨色與線條的鋒穎，黃庭堅當

時所使用的筆墨在品質上可說是非常精良。

　　值得注意的是，賞鑑經驗豐富的向冰，面

對北宋這種比較隱晦的砑花箋紙顯然已經搞不

清楚，儘管南宋也有砑花箋紙的製作，不過都

是偏向花紋比較明顯的種類。若是連南宋書畫

鑑賞家都無法正確認知這些紋飾，遑論時代距

離更遠的收藏家，也難怪這些隱晦花紋會從歷

史上消失如此之久。

　　傳世實物中羅紋箋與隱晦砑花箋確實主要

都是出現於北宋，在工藝製作上具有特殊的時

代性，因此有著斷代上的重要參考價值。

　　例如宋徽宗〈池塘秋晚圖〉，儘管學界對

於作者有著不同的意見，然而此砑花粉箋所反

映的時代就是宋代，而且是比較偏向北宋時期。

紙本作畫在宋代確實相當罕見，畢竟所使用技

法與絹本完全不同，所以傳世宋畫以絹本居多。

總之，〈池塘秋晚圖〉所使用的砑花箋紙不只

是顯示出該作品的時代，紙張本身的等級也反

映出畫家的階級與身分，同時全卷的筆墨效果

也透露出文人的書箋趣味，這些都不約而同地

告訴觀者這是一件相當特殊的宋代畫作。

　　同樣展現出時代特徵的還有傳米芾〈書離

騷經〉，此作無名款，乾隆皇帝（1711-1799）

鑑定為米芾（1052-1108）所書，推為內府米書

第一。然書風與米芾不類，用筆剛健過之，線

圖12　宋　徽宗　池塘秋晚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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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蘇軾，〈書蒲永升畫後〉，《蘇軾文集》（北京：中
華書局，1986），卷 12，頁 408。

2.  師道剛，〈水紋紙製成年代問題質疑〉，《山西大學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 1期，頁 51-52、96。

3.  王靜靈，〈〈秋瓜圖〉與錢選的職業畫〉，《故宮文物月刊》，
267期（2005.6），頁 4-15。

4.  據杭州林靜芳告知，此為野蒿花。

5. 「河北絹，經緯一等，故無背面。江南絹則經麄而緯細，有

背面。唐人畫或用搗熟絹為之，然止是生搗，令絲褊不碍筆，

非如今煮練加漿也！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與雪絲，偽

作者則否，或用絹包硬物椎成破處，然絹本堅，易辨也！」
（宋）趙希鵠，〈畫絹〉，《洞天清錄》（中國基本古籍庫），
頁 18。

6.   （宋）陶穀，《清異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四編）》（臺
北：新興書局，1974），卷 4，頁 2018。

7.  （明）高濂，〈造金銀印花牋法〉，《遵生八牋》（中國基
本古籍庫），卷 15，頁 344。

8.  「以白蠟砑者受墨，蜜蠟者遇墨成珠，描寫不上，深可恨也！」
（明）高濂，〈論紙〉，《遵生八牋》，卷 15，頁 343。

9.  特別感謝文創行銷處照相室攝影師林宏熒與書畫處攝影助理
林子淵，兩人花費不少時間精力才將拍攝圖檔調整修正成目
前可以辨識的狀況。

條亦圓勁不足。雖非米芾親筆，用紙卻相當可

觀。紙末印有「勤有」，邊緣也印上花邊欄，

全紙更砑印整幅蓮塘水池圖樣，圖案被裁切成

四頁，刻工精緻且版型巨大。據隱晦砑花技法

可確認為宋紙，符合乾隆皇帝考證此紙出自北

宋福建余氏勤有堂的說法。

結語
　　幾乎看不到紋飾的宋代信箋，在缺乏相關

物質文化研究的狀況下確實很難理解其製作目

的，畢竟裝飾就是為了欣賞。然而，若考慮宋

代文人自行加工砑製紙張的脈絡，加上倖存的

箋紙又歷經近千年的磨損、裝裱等破壞過程，

其上的裝飾與效果都不可能完好如初，這些都

可能造成紋飾的消失。回到宋代，當收信者打

開紙張的瞬間，映入眼簾的光景肯定與今日躺

在博物館中的「宋人尺牘」景象不同。書信在

寄達對方時尚未被裝裱，取出信件或閱讀的同

時，眼睛的視角與來自四面八方的光線（包含

背後透射光）都可以讓砑花紋路更加明顯，讀

者不難發現手中的精美砑花箋紙。經過研壓的

砑花箋，在不塗佈的狀況下，其效果大概接近

現代的浮水印，透過合適的光線還是能夠見到

圖案。時至今日，這些尺牘被裱裝起來，砑印

痕也呈現平整狀態，不僅光線難以透過，連觀

眾的欣賞角度也被限制住，才會造成完全看不

到的狀況。

　　儘管在進行特殊數位拍攝前已經發現這些

過去所不知道的宋代砑花箋，不過卻是處於瞎子

摸象的階段，無法得知整體的裝飾概念為何？待

所有作品拍攝完成，並且將圖像處理完畢後，9

才發現真的是以管窺天，肉眼所能見到的竟如

此狹隘，而且充滿了個人的想像與臆測，很多

圖像的判斷都是南轅北轍。儘管策展過程中充

滿了許多未知與不確定性，甚至還有許多的意

外與驚奇，不過最終的成果是令人滿意的。相

信「宋代花箋特展」只是個開端，藉由公布這

批過去學界所不熟悉的裝飾紋樣，或許可以引

出其他的宋代砑花箋紙，至於與其他相關領域

的研究也都有待深入，相當值得期待。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


